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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
———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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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龙，徐睿渊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比较１９世纪传教士编写的厦门方言语料和现代厦门方言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厦

门方言常用基本词变化不大；一般词汇则约有半数发生了变化：或成为历史词汇，或精简合并，或

义项改变。厦门方言词汇的各种变化，体现了词汇系统的内部竞争及其规律，也是厦门的社会生

活各方面演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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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厦门地处中国东南大门，作为郑成功的复台基地和闽南人旅居南洋的出入口，早在１７世纪初，

就已成为重要的商埠。１８４２年“五口通商”后，西方传教士批量进入厦门。为了传教，他们用罗马

字母创制了记录厦门方言的“白话字”，并以之翻译圣经、印书办报，在海内外闽南语使用地区组织

推广，影响很大。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８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曾经提到：“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愈来愈多。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拟订了

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其中如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影响最大，曾经出

版过许多书籍。据说至今厦门一带还有许多侨眷用这套拉丁字母跟海外的亲属通讯。”［１］２

闽南白话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１８１５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的英华学院所拟定的汉语罗马字

方案。这个方案是为外国人学厦门话而设计的。传教士获得在厦门传教权后，为了让信徒们阅读

《圣经》、理解教义，便用罗马字翻译《圣经》，并于１８５０年在厦正式推行。［１］６５－６８在此后的１００多年

中，闽南白话字迅速传播。据黄典诚１９５５年的调查统计，当时海内外约有１１．５万人使用闽南白话

字。［１］７０－７１而在大陆地区发现的闽南白话字出版物约有２９８种，其中图书１２０多万册，报刊１１０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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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内容涉及各种教会书籍和报刊、科学读物，以及中国古籍和闽南方言词典。［１］７６在这些教会材料

中，影响最大的是１９世纪下半叶出版的三种：

１８５３年（咸丰癸丑年）鹭门梓行所刊《Ａｎｇｌ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ｕａｌｗｉｔｈＲｏｍａｎｉｚｅｄ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ｉｎｔｈｅＡｍｏｙ

Ｄｉａｌｅｃｔ》（《翻译英华厦腔语汇》），美国归正教会Ｅ．Ｄｏｔｙ（罗啻）著。［２］

１８７３年伦敦Ｔｒüｂｅｒ＆Ｃｏ公司出版的《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ｏｆＳｐｏｋｅｎ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ｏｆＡｍｏ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ｗａｎｄＣｈｉｎ－ｃｈｅｗＤｉａｌｅｃｔｓ》（《厦英大词

典》），英国长老会ＣａｒｓｔａｉｒｓＤｏｕｇｌａｓ（杜嘉德）著。［３］

１８９２年（光绪壬辰年）厦门萃经堂所印《英华口才集》，英国伦敦公会ＪｏｈｎＭａｃｇｏｗａｎ（马约翰）

著。［４］（下文分别简称《语汇》、《词典》和《口才集》）

罗啻是最早在厦门教会学校推广白话字的教会长老之一。他于１８４４年抵厦，在市区的新街、

寮仔后、竹树脚和郊区禾山一带布道、建教堂、设教会，工作了２０年，直至年老多病。［５］他在已故传

教士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Ｐｏｈｌｍａｎ自用的厦门方言词汇手册基础上修订了用字、注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了

词条（特别新增商贸用语和货物名称两部分），写成《语汇》。《语汇》以厦门方言词汇为主，共分２６

个义类。每个词条以白话字记音，对应英文释义和汉字。

杜嘉德自幼学习古代和现代语言，熟悉希伯来语，善于速记法。他１８５１年毕业于格拉斯哥大

学，１８５５年在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修完神学课程，同年抵厦门传教布道。［６］据记载，他也曾到泉州、

安海、台湾等地拓展教会力量，到漳州访问太平天国革命军［７］，对各地闽南方言都有所了解。从《词

典》所记录的材料可以看出，杜嘉德辨音细致，对闽南各地的语音和用词差别十分敏感。他以

Ｊ．Ｌｌｏｙｄ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ｔｒｏｎａｃｈ两位传教士未出版的词汇手稿、罗啻的《语汇》、中国传统韵书《十五音》

和Ｍｅｄｈｕｒｓｔ（麦都思）的《福建方言词典》为参考基础，不断增加条目并重新编排，终于完成这部以收

集口语词汇为主的闽南方言词典。《词典》用白话字记音，按词条的音序排列，配以英文释义但不注

汉字。因为杜嘉德发现约有１３到１４的词条找不到相应的汉字，且当时在伦敦无法用汉字排版。

主观上，杜嘉德认为厦门话应该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方言。跳出汉字的束缚，厦门话可以得到更多重

视和发展。《词典》出版之后，杜嘉德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马约翰１８６３年抵厦。关于他的记录所见不多，只有杜嘉德在《词典》的《前言》提到这本《口才

集》时，认为此书对初学者很有帮助。《口才集》是教授外国人学习闽南话的课本。此书前１４课按

词性列举了一些口语常用词；中间２６课按义类列举厦门方言词语，如鱼类、蔬菜、旅行、疾病、礼貌

用语等，并用例句展示其用法；最后，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情景对话以练习句型，内容涉及商贸、船务、

文教、习俗等。书中所有的词条、例句和对话都用白话字记音，附英文释义和汉字。此外，还有对近

义词的随文辨析和语法特点的简述。

这三本白话字语料都在前言里对厦门方言语音系统做了详细描述，内容包括声母、韵母、单字

调和连读变调。从中可见三位作者对厦门话的记录相当翔实可靠。尽管对一些具体音值尚有争

议，但正是这些争议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厦门方言的语音面貌。

下面，我们以这三本语料所记录的词汇和现今的厦门方言词汇作比较，考察１００多年来厦门方

言词汇发生的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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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考察的变化，单纯指词汇方面的变化，与词汇相关的语音和语法变化暂不反映。如“谜”在《词典》中读
为ｂｅ６；今厦门音读为ｂｅ２。据《广韵》，谜，莫计切，隐言也，与《词典》中的读音相合。《集韵》除此反切，还收入与今
普通话和厦门方言读音相符的“绵批切”。也就是说，１００多年前厦门方言“谜”字还保存着较古老的读音。但在词
义方面，《词典》的释义与今无异。因此这只是语音的变化，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然而，《词典》中“谜”有个近义
词“猜”，其注解是“ａｒｉｄｄｌｅ；ｔｏｇｕｅｓｓｏｎｅ”。在现代厦门话中，前一义项已经消失，在此义项上产生的合成词“灯猜”也
为“灯谜”所替代。这就体现了词汇系统中近义词的竞争引起的变化，应是本文关注的内容之一。



二

综观三本词典的记录，厦门方言词汇中的常用基本词１００多年来变化不大。

如《语汇》第３部分人体外部器官共收７６条名词，其中７４条至今沿用。①

如：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ｈｅａｄ 头壳 ｔ’ａｕ２ｋ’ａｋ７ ｅｙｅ 眼睛（目珠） ｂａｋ８ｃｈｉｕ１

ｅａｒ 耳子（耳囝） ｈｉ６ａ３ ｆａｃｅ 面 ｂｉｎ６

ｎｏｓｅ 鼻 ｐ’ｉｎ６ ｍｏｕｔｈ 嘴（喙） ｃｈ’ｕｉ５

ｔｏｎｇｕｅ 舌 ｃｈｉｈ８ ｔｅｅｔｈ 牙齿（喙齿） ｃｈ’ｕｉ５ｋ’ｉ３

ｎｅｃｋ 颔颈 ａｍ６ｋｕｎ３ ｔｈｒｏａｔ 喉咙（咙喉） ｎａ２ａｕ２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肩头 ｋｉｅｎｇ１ｔ’ａｕ２ ｂａｃｋ 背脊（胛脊） ｋａ１ｃｈｉａｈ７

ｈａｎｄ 手 ｃｈ’ｉｕ３ ｆｉｎｇｅｒｎａｉｌｓ 指甲（掌甲） ｃｈｎｇ３ｋａｈ７

ｎａｖｅｌ 肚脐 ｔｏ□６ｃｈａｉ２ ｗａｉｓｔｏｒｌｏｉｎｓ 腰 ｉｏ１

ｂｅｌｌｙ 腹（腹肚） ｐａｋ７ｔｏ□３□ ｆｏｏｔ 脚（骨交） ｋ’ａ１

发生变化的词只有２条，占２．６３％ ：ｔｉｏｎｇ１ｋ’ｉ３（门牙）今已失传；ｋｈａ１ｌｉａｍ２（小腿胫骨的中段）

是早期闽语的说法，至今仍见于福州话，现代厦门话称为ｋｈａ１ｐ’ｉｎ６ｌｉａｍ２（脚鼻月廉）。

第２３部分时间和季节共收时间词５４条，５３条沿用至今，惟有ｔｏｎｇ１ｋｉｍ１ｃｈｉｔ８ｔｉａｐ８（当今）今天

失传，仅占１．８５％ 。

如：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英文释义 汉字 厦门方言

ｓｐｒｉｎｇ 春 ｃｈ’ｕｎ１ ａｕｔｕｍｎ 秋 ｃｈ’ｉｕ１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 永远 ｉｅｎｇ３ｏａｎ３ ｆｕｔｕｒｅｔｉｍｅ 后来 ａｕ６ｌａｉ２

ｎｅｘｔｙｅａｒ 明年 ｍｅｎ２ｎｉｎ２ ｌａｓｔｙｅａｒ 旧年 ｋｕ６ｎｉｎ２

Ｍｏｎｄａｙ 拜一 ｐａｉ５ｉｔ７ １ｓｔｍｏｎｔｈ 正月 ｃｈｉａｎ１ｇｅｈ８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生日 ｓｉｎ１ｊｉｔ８ １ｓｔｄａｙｏｆｍｏｎｔｈ 初一 ｃｈ’ｏｅ１ｉｔ７

ｄａｙｌｉｇｈｔ 天亮（天光） ｔ’ｉｎ１ｋｎｇ１ ｍｏｒｎｉｎｇ 早晨（早起） ｃｈａ３ｋ’ｉ３

ｆｏｒｅｎｏｏｎ 上午（顶昼） ｔｉｅｎｇ３ｔａｕ５ ｎｏｏｎ 日午（日昼） ｊｉｔ８ｔａｕ５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 半夜（半暝） ｐｏａｎ５ｍｉｎ２ ｅｖｅｎｉｎｇ 下晚（下昏） ｅ６ｈｎｇ１

ｔｏｄａｙ 今日（今囝日） ｋｉｎ１ｎａ３ｊｉｔ８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昨日 ｃｈａ１ｊｉｔ８

·６８·

① 虽然三本材料采用的白话字拼写系统和符号略有不同，但这些音值上的细微差别并不影响读者对词汇的理
解和判断。因此引用时我们尽量忠实原文的标音符号、英文释义和汉字注释。为了便于输入和理解，我们把三本
材料的声调符号统一改为调类标音法（阴平１，阳平２，上声３，阴去５，阳去６，阴入７，阳入８）。所注汉字先录原书所
注，若不合本字则在括号中注出本字；若本无汉字加注之。本字未明者用□表示。



又如《口才集》里的人称代词、指示词等与今无异；第３２部分前置词包含了方位词和介词３５

个，只有ｂｉｎ６－ｔｓｉｕｎ６（面上）被ｂｉｎ６－ｔｉｎｇ３（面顶）所替代，占２．８５％ 。而“面上”的用法至今仍见于

泉属方言。这是方位词“上”和“顶”两个近义词竞争的体现。（详见下文）

三

至于一般词汇，我们考察了收词规模最大的《词典》按音序排列的前３３４９条词语，其中只有
１６７４条和现今的厦门方言意义和用法相同，另一半发生了各种变化。词汇是否发生变化，首先和

义类有关。就已经掌握的情况看，涉及文化、风俗、制度和生活习惯的词语变化比较大。

《词典》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词：道教的仪式“醮”有天公醮、平安醮、水醮、火

醮、雨醮、虎醮、清醮、三朝醮等。和风俗习惯相关的仪式和器具名称繁复多样，有迎棺材进屋的仪

式———“接板”、棺材入土的仪式———“进葬”、葬礼后的净身仪式———“小净”、接灵位的仪式———“接
返主”、亲人去世后第七日的仪式———“七日招魂”。葬礼上书写着被葬人名字的条幅称为“陵帧”，

净身仪式上的薰香是“净香”，表明服丧身份的、挂在手腕上的铜钱称为“手尾钱”。这些特有的词语

在今天只有老年人或郊区的母语者才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

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服饰方面的名词也有不小的变化。《语汇》第８部分的５７条衣着名词

（ｓｅｃｔｉｏｎ８．ｏｆｄｒｅｓｓ），有８条老派才懂但几乎不用、年轻人已经完全不解，约占１４％。如ｕｉ１ｓｕ１ｋｕｎ２
（围私裙）受通语影响改称ｕｉ２ｋｕｎ２（围裙）；ｉ１ｃｈｉｕｎ２（衣裳）改称ｓａｎ１（衫），ｓｏｈ８（钏）改称ｃｈ’ｉｕ３ｋ’

ｏａｎ２（手环），都是旧有的多种说法简化合并；ｓｉｎ５ｔｅ６（扇袋）、ｂｉａｎ３ｌｉｕ２（冕旒）、ｔ’ａｕ２ｂｉｎ３（头抿）、

ｍｏ·２ｔａｉ６ｓｉａｕ３ｂｅｈ８（毛大小袜）则是因旧有事物消失而淘汰。
有关文化和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名词变化更大：《语汇》第１４部分有关文化的词有１５条退出口

语，约占３８．４６％；第１５部分有关科举考试的词除了“秀才”等保留于“博饼”的风俗中，其余２７条都

退出口语，约占７７．１４％；第１６部分涉及统治机构的官职，只有“候补、官员、委员”至今沿用，其余

５４条退出口语，约占９４．７４％。

发生了变化的词语有哪些不同的演变类型呢？
（一）有些词语退出日常使用范围，成为历史词语。这类词大多和旧事物、旧制度、旧习惯有关。

如上文提到的和上层建筑相关的词；又如《口才集》第３９课列举了进出口商品３２０多条，其中４６条

已不为人们所熟知，约占１４．３％，如：良羌、母丁香、花剪绒、藤黄、晏息油、血竭、多罗呢等。第４０课

有关商业流通的专门术语４００多条，其中约有７．５％成为历史词，如：出字白、手本、约字、九八行、饷

关、保认、船口单等。

《词典》的收词也存在类似情况，如：Ｏ１－ａ１－ｌｅｎｇ２（乌鸦翎，官员装饰用品）；ａｎｇ２－ｔｈＯ２，（红

涂，即土耳其鸦片）；ｔｉａｕ２－ｂｏ６（朝帽，上朝所带礼帽）；ｋｕｎ１－ｋｉ１－ｂｏ６（军机帽，军官所带之帽）；
ｂｅ３－ｋｈｏａｉ５（马快，衙门中勘查偷盗事件的走卒）；ｔｅｎｇ３－ｂｅ３－ｋｏａｎ１（顶马官，高层官员身边骑马的

小官员）；ｈｅｎｇ２－ｍｅｎｇ２（行名，衙门中负责律法事务的师爷）。

（二）有些有特色的、活跃的方言词语精简合并了，原有的说法或消失或已被淡忘，逐渐退出日

常口语。从这些精简合并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词汇系统内部的竞争，如近义词的竞争，书面语和
口语的竞争，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以及上下位词的竞争：

近义词的竞争。方位词ｃｈｉｕｎ６（上）在《词典》中相当活跃，如：ｃｈｉｕｎ６－ｂｉｎ６（上面）、ｎｇｎ５－ｃｈｉｕｎ６

（向上）、ｌＯ６－ｃｈｉｕｎ６（路上）、ｂｅｈ７－ｋａｎｇ５ｇｏａ３－ｓｉｎ１－ｃｈｉｕｎ６（卜降我身上）等。而同样表示“上”的方
位词ｔｅｎｇ３（顶）构词能力也很强，如ｔｅｎｇ３－ｅ６（顶下）、ｔｈｉｎ１－ｔｅｎｇ３（天顶）、ｓｏａｎ１－ｔｅｎｇ３（山顶）、ｃｈｈｕ５

－ｔｅｎｇ３（厝顶）、ｔｅｎｇ３－ｔｈａｕ２（顶头）、ｔｅｎｇ３－ｂｉｎ６（顶面）、ｂｉｎ６－ｔｅｎｇ３（面顶）等，但今天的厦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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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为方位词已完全被“顶”所取代，只保留着动词的用法，如ｃｈｉｕｎ６－ｓｏａｎ１（上山）、ｐｅｈ７－ｃｈｉｕｎ６

－ｐｉａｈ７（爬上壁）。

又如同样是书面语词，表“羡慕”义的“ｈｉｍ１－ｂＯ６（欣慕）”和“ｌｏａｎ２－ｂＯ６（□慕）”已经很陌生了，

而“ｈｉｍ１－ｓｏａｎ６（欣羡）”的用法仍很普遍。

另外，还有绳、索、线；赞、帮；嚷、喊、喝；木、柴等几组近义词的竞争。这类竞争往往是单向的、

缓慢的，都经过一段并行兼用时期。而竞争的结果则是词汇系统趋于简单。

书面语和口语的竞争。老派厦门人在表示“不一定”时，多用“ｂｉ６－ｐｉｔ７（未必）”或“ｂｉ６－ｐｉｔ７－

ｌｉｅｎ２（未必然）”。后来这种说法为口语“ｂｏ２－ｔｉａｎ６－ｔｉｏｈ８（无定着）”和“ｂｏ２－ｉｔ７－ｔｉｎｇ６（无一定）”所

替代。“ｂＯ６－ｓｅｎｇ６（茂盛）”多是文人所用，口语里则说“ｏｎｇ６（旺）”。ｂａｉ２－ｔｓｏｎｇ５（埋葬），ｓｉｕ１－ｂａｉ２

（收埋）现在口语中多说“ｔａｉ２”。

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关于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前人在研究汉语词汇史已有阐述。汪

维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常用词在历史上的新旧更替，就是方言词跟方言词或方言词跟通

语词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８］４００－４０１李如龙进一步指出：“通语与方言的竞争贯穿了汉语词汇发展演

变的整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９］１９４通语词和方言词的竞争表现为双向的相互影响，这里说的主要

是通语词对方言词的影响。厦门方言原称自然现象“雾”为“ｂＯ２（雨矛）”，“ｂｕ６（雾）”则指事物有污

渍、斑点，黯淡无光泽。后因受共同语影响，自然现象“雾”及相关词（如起雾ｔａ５－ｂｕ６）也称ｂｕ６；ｂＯ２

（雨矛）的用法已很少见。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不倒翁”由ａ１－ｐｕｔ７－ｔｏ３（阿不倒）改称ｐｕｔ７－ｔｏ３－

ｏｎｇ１（不倒翁），“做生意的本钱”由ｂｕ３－ｔｓｉｎ２（母钱）改称ｐｕｎ３－ｔｓｉｎ２（本钱），“地毯”由ｃｈｉｎ１ｔｉａｕ２（

条）改称ｔｅ６ｔ’ａｎ３（地毯），“发烧”由ｊｉｅｔ８－ｃｈｅｎｇ５（热症）改称ｈｏａｔ７－ｓｉｏ１（发烧），“天花”由ｃｈｉａｎ５－

ｔｓｕ１（正珠）改称ｔｈｉｅｎ１－ｈｏｅ１（天花）等。

通语词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词汇更替上，也表现在语素的构词能力上。“番”这个语素在厦门方

言里多和舶来品有关，既可指人，也可指物。由于共同语的影响，不但新的外来事物大多遵从普通

话的名称，连一些旧有的常用“番”类词也被普通话词逐渐取代，“番”的构词能力大大降低。如ｈｏ

ａｎ１－ａ３－ｈａｎ１－ｔｓｕ２（番囝番薯）改称ｍａｎ３－ｌｅｎｇ２－ｔｓｕ２（马铃薯），ｈｏａｎ１－ａ３－ｐｉａｎ３（番囝饼）改称
ｐｉａｎ３－ｋｃａｎ１（饼干），ｈｏａｎ１－ａ３－ｈｅ１（番囝灰）改称ｔｓｕｉ３－ｎｉｎ２（水泥）等。

有些和通语词同形的厦门方言词在通语的影响下逐渐丢失固有词义，转而承载与通语词一致

的词义：ｔｏｎｇ６－ｃｈｅｎｇ６（动静），原指提起某个话题或问题，现指消息、情况；ｌｅｎｇ３－ｃｈｅｎｇ６（冷静）原先

有孤独、孤立、环境沉寂冷清三个义项，现在都为平静、镇定所取代；ｋｏａｎ１－ｃｈｉｏ５（关照），原指书中

所引用的文章或论著，现指“关心、照看”。

上下位词的竞争。原先厦门方言表示“看”的动作有一系列下位词：ｃｈｉａｍ１（瞻）：观望；ｂａｉ６：拜

访、有礼貌地询问；ｓｉａｍ１：窥视、偷看；ｔｓｈｕ３（鼠）：眯着眼睛看，多指视力差的人；ｌｉｏ３：快速看、浏览；

ｋｏａｎ１（观）：仔细看；ｔｈａｍ５（探）：拜访；ｓｉｏｎｇ５（相）：久看。而现在的厦门方言有些已经几乎不用，如

ｃｈｉａｍ１和ｂａｉ６，都被上位词“看”所替代。其余几个词偶尔可从老派口中听到，但构词能力降低，许

多生动说法都被“看”及其构成的词组所替代。由于泛化而省简下位词也是方言词汇萎缩的一种方

式，这使现代方言的表达变得单调了。

从总体上说，早期有特色的方言词多，后来趋于合并简化。有些特色词虽然还在使用，但活跃

程度和构词能力已大不如前。这是方言萎缩的常见方式。

（三）一些常用词的义项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况大致有三类：义项增多、义项减少和义项转移。

就多数的情况说，发生变化的义项多为比喻义和引伸义。

义项增多。如：ａｍ５－ｋｏｎｇ１－ｃｈｉａｕ３（暗公鸟）本义是猫头鹰，现也喻指习惯熬夜、通宵的人；ｔｏａ６

－ｂｏｎｇ１（大摸），原指鸡冠花花冠大，现也指供人食用的禽类的翅、腿肥大；ｃｈｈｉｕｎ６－ｔｏｈ７（上桌）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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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前把食物摆上饭桌，现也指宴会开始时各人就座；ｃｈｈａ２－ｔｈｈａｕ２（柴头）原指木块，现也形容人

迟钝、应变能力差；ｔｈｏ３－ｔｓｅ５（讨债），原指要回债款，现也形容小孩挥霍，使父母重负有如付出欠

债；ｓｅｎｇ５－ｃｈｉ３－ｃｈｈｕｉ５（圣旨喙），原指讨价时不肯让步，现也用来形容那些不肯改变决定或对事态

发展判断准确的人；ｃｈｉａｈ８－ｔｉａｕ２（食牢），原指人对鸦片上瘾，现泛指吃东西上瘾。

义项减少。如：ｂｅｎｇ２（明），《词典》记录有６个义项：ｃｌｅａｒ，ｂｒｉｇｈｔ，ｐｌａｉｎ，ｊｕｓｔ（ａｓ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ｒｉｐｅ，ａｓｐｉｎｅ－ａｐｐｌｅ．而最后一个义项“（菠萝）成熟”，在现代厦门话已丢失。《词典》举例

ｏｎｇ２－ｌａｉ２ｕ６－ｂｅｎｇ２（王梨有明）和ｏｎｇ２－ｌａｉ２ｐｕｔ７－ｃｈｉ３－ｂｅｎｇ２（王梨不止明），释义均为ｔｈｅｐｉｎｅ－

ａｐｐｌｅｉｓ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ｒｉｐｅ（菠萝黄了熟了）。现今都只说“熟”。又如Ｃｈｈａｉ５－ｔｈａｕ２（菜头）原指白萝卜和

饭馆等餐饮机构的总负责人，后一义项今已消失。

义项转移。如：ｂａ６－ｈｉｏｈ８原指风筝，现指老鹰；ｂａｎ２（蛮），原指做事拖拉懒散，现指顽固、难以
说服；ａｎ１－ｔｈａｉ１（安胎），原指用迷信的办法去除孕妇子宫的疼痛，现指用药物保胎；ｌｕ３－ｃｈｉｏｎｇ５（女

将）原来除了指女性将领，还指和男人交谈时过分大胆、外露的女人；后一义项现已消失，前一义项

则引申指事业有成、有才干的女人。

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１００多年来，厦门方言的词汇既有传承也有变化。传承既表现在那些与
原有词汇保持一致的词上，也表现在旧词基础上产生的新词和新义项上。变化的表现丰富多样：首

先，变化的程度不同。有些词完全消失；有些只保留在老派口中；有些成为历史词语，只在特定的场

合出现；有些则保留在郊外农村。其次，变化的范围不同：有些词完全被近义词取代，有些只是义项

增减。
词汇的传承是必要的。孙常叙认为：“汉语基本词汇的古今传承，便是汉语延续发展的一个基

本部分。”［１０］３７８共同语如此，方言也如此。在没有遭受突然或特殊冲击的情况下，厦门方言词汇的发

展变化总是持续而缓慢的，这是方言在社会生活中使老幼沟通、世代相传的需要。
词汇的变化也是必然的。社会生活不断演变，人的认知不断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交际需

要，词汇就必须不断调整。和语音、语法相比，词汇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最敏感、最快速。从这个意

义上说，研究词汇的变化是了解社会生活变迁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

透过厦门方言词汇１００多年来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厦门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语言生活和

思维方式的演变。反过来说，正是这些社会生活的变迁，造成了厦门方言词汇百年来的变化。
（一）物质生活的变迁

基本的日用器物名称１００多年来有不少保留原貌，如桌、椅、碗、盘等，而有些日用器具因其少

用，分类趋于简单，相关名称也逐渐淘汰。如蜡烛在１００多年前是重要的照明物，种类有油烛、蜡

烛、花烛、通宵烛等；其中的各部分也有专门名称：蜡烛的芯称为烛芯、滴下的烛油称为烛泪、烛心燃
烧时结成的花状物称为烛屎、蜡烛上装饰用的蜡制花朵称为烛花；与之相关的器具还有：烛台（蜡烛

架）、烛芒（芦苇做的烛台）、鹤囝烛台（鹤形烛台）、烛仓（烛台上插蜡烛的槽）、烛剪（剪烛心用的剪

刀）、烛架（做蜡烛用的模具）、柴烛或柴烛鼓（木制的烛形油灯）。如今蜡烛只在停电或祭祀时偶尔

用用，这些名词好些都不用了。

１９世纪下半叶厦门是重要的贸易港口，税收是商品流通中不可忽视的环节。《词典》收录了一
系列和税收相关的词：拍饷（收税）、纳饷（缴税）、饷银（税款）、税厘饷（所得税）、走饷（漏税）、饷单

（税单）、饷关（海关）等。如今这些词都已经被普通话词语所替代。

生产行业的增减和兴衰也会带来词汇上的批量变动。百年来厦门行业的变化，可以从《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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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见一斑。一些在当时颇为重要的行业现在已经消失，如做篾、拍索（做绳子）、烧灰（烧制石灰）、

箍桶、脚夫；一些行业合并了，专有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如当时有专门买卖蜡烛的人，称为“卖烛的

侬”。现在蜡烛买卖只是日用杂货之一，这个称呼也就消失了。

交通工具的变化也很明显。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语汇》中就有２３种不同种类的船

的名称。而现在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车”，在当时只有牛车、马车、货车和火薰车（火车）四种，驾驶的

方式只有“赶”和“拖”两种。

（二）文化生活的变迁

科举教育在１００多年前的文化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相关的词语数量多，且大部分是共同语借

词。《语汇》第１５部分收录了３７条有关科举考试的词，如投考者的资格有童生、幼童、老童，考试后

获取的“学历”有拔贡、岁贡、秀才、举人、解员、进士、会元、状元、榜眼、探花等，考试的类型有小试、

乡试、会试、殿试，考官有学台、大主考、副主考、大总裁，考场有考棚、贡院等，可见考试等级明确、体

系完整。如今科举制度消失了，这些词也就成为历史词语。有关教育的有另外一些热点词语。

宗教信仰在旧时代的人民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词典》不但收有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用词，

甚至民间信仰的各种神仙鬼怪、仪式、器具和信念都有详细记录。如民间崇拜的关帝爷、周仓爷、榕

树爷、王爷、虎将、观将爷、井神、招财王、贤武大帝等；又如巫师跳神有一整套程序和专用词语：求巫

师来跳神称为“找圣”，“童子”（男巫）跳神要“念咒”，若无效，则“催咒”；鬼神上身了称为“上身”或

“上童”。这些词语如今只有郊区和市区的一些老年人知道。

关于群众文艺的词语，旧时有许多与地方戏有关的词语：演戏称为“搬戏”，演出开始称为“出

戏”，演出前的排演称为“套戏”，当演员称为“妆戏”，挑选演出选段称为“择戏”，为剧团或演员捧场

称为“跟戏”，把剧团请到家里演出称为“带戏”等。可见看戏是当时老百姓的主要娱乐活动，而今，

文艺形式多样了，地方戏面临着衰落萎缩的尴尬局面，相关词语也逐渐萎缩了。

这三本书还收录了有关清王朝政府官职和统治机构的词语。《语汇》中此类名词７０多条，反映

了严格的等级和完整的体系。和科举教育词语一样，这些词现在大多已经成为历史词语。

（三）语言生活的变迁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推广普通话以前，共同语对厦门方言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上层建筑和

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但近几十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通语词汇大量进入厦门方言，如学科专

门用语、各种病症、流行时尚事物、新科技术语等。许多年轻人甚至已无法用方言说出自己的姓名

而直接用通语来指称。这是也是方言萎缩的表现之一。

书面语影响不断加大，在年轻人中表现尤为明显，如通语的关联词用惯了，便带进方言口语，如：

普通话 厦门方言旧有说法 厦门方言新派说法

如果……就…… 若是……着…… 若是……着……；如果……就……

如果不……就…… 若是无唔……着…… 若是无唔……着……；如果无 唔……就……

尽管 随时 虽然 虽罔 虽然

相反地 反转 相反

如果 若；设使 若；如果；假设

或者 抑是 抑是；或者

不过，但是 唔亻各 唔亻各；不过；但是

而文言词的影响则有所减弱。原先一些文人带到口语中的文言词，如《口才集》对话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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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称谓“小女、小犬、拙内、尊驾”等，现在都很少使用了。

外来词的输入在１００多年前的厦门话主要表现在马来语上，主要方式是音译（如ｓａｐ７－ｂｕｎ２：

肥皂）或音译和义译相结合（如ｓｉａ６－ｋＯ１－ｂｉ３：西米）；这是厦门话直接从外语借入的，并不经过共

同语做中介。这是厦门与东南亚频繁密切交往的表现之一。后来借入的外来词大多来自英语，先

借入共通语再传入方言，如沙发、Ｘ光、ＭＰ３、ｃｏｏｌ。

（四）思维方式的变迁

旧时厦门人认为血是不祥之兆，与血有关的病症都要有所避讳。如咳红（咳血），呕红、啡红（吐

血），放红（便血）等。而今人们对病理常识了解增多，对“血”不再忌讳，称“血”为“红”的说法也逐渐

消失了。

《词典》编纂时，电器和电的知识还未普及，带“电”的语素只有雷公电母等。后来，人们对“电”

虽有所了解，但并不明确，误把热水瓶保温的功效和“电”相联系，称之为“电罐”、“电瓶”。如今家用
电器普及，带“电”语素日渐增多，如电珠（灯泡）、电火（又称电灯）、电视、电脑、电话、电笔等等。这

类语词的变化比比皆是，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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